
111

2023年第6期

新时期伊始，一切都处于急遽变化与更替之中。

在全国科学大会的东风下，文艺界纷纷响应，大批表

现科学、科学家的文艺作品涌现。这些作品除发表于

专业的科学文艺及科普类期刊之外，（1）亦见于许多纯

文学刊物。（2）在众多科学文艺作品中，科幻小说的

创作数量呈现出惊人的增长。同时期，以《星球大战》

为代表的西方科幻电影及出版物被大量译介并引进，

在国内掀起了一股“银河热”。（3）科幻文艺得以蓬勃发

展，风光一时无两。

新时期我国首部科幻电影，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语

境下得以诞生。1980年，由张鸿眉执导，沈寂、童恩

正编剧的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改编自童恩正同名

小说）上映并引发强烈反响，“影院上座率比较高，每

天晚上，几乎都是满场”。（4）据沈寂回忆，影片放映

时盛况空前，他本人也获得了由上海科普作家协会颁

发的“优秀编剧奖”。（5）原著作者童恩正更是被称之为

“中国科幻小说进军纯文学和进军影视的先驱”。（6） 

不过，小说及影片在市场上取得的成功，并未让

“科幻”这一文艺体裁站稳脚跟，反而在知识界引发

了诸多争议。其中既包含了长久以来中国科学文艺“体

用”之讨论，也有新时期现代化进程下衍生的种种新

新时期科幻电影的起源、危机与演进
——以《珊瑚岛上的死光》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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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围绕《珊瑚岛上的死光》所引发的诸种延宕与

争议，成为新生的科幻文艺艰难成长的一个镜面。这

一显影的方式既是矛盾的，也是充分主体性、在地化

的。本文试图通过切入具体的历史现场，全方位呈现

这一特殊文本在新时期复杂文化生态下的构建过程，

厘清新时期“科幻”概念的实质。

一、 从小说到电影：

《珊瑚岛上的死光》诞生前史

1978年 10月，《人民文学》编辑部发起第一届全

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此次评选肯定了文艺界三年来

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崭新面貌，并首次以制度化的

形式确立了文学奖项，引导了大众文艺的创作方向。

在最终甄选出的 25篇小说里，不乏被文学史上反复提

及的重要作品，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

痕》等等。这些作品在业界引起广泛讨论的同时，也

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来自四川大学考古

学教授、科普作家童恩正的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

光》在一众获奖作品中独树一帜。在彼时的文化语境

下，科学幻想毕竟还是一个较为陌生的体裁。它所涉

及的科学概念、写作方式以及对社会历史、国家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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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程的思考，均指向了一个大多数人未曾接触的新

鲜领域。

1960年，美国物理学家梅曼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

红宝石激光器。激光技术是继原子能、计算机、半导

体之后，人类科学史上的又一重大发明，梅曼也因此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激光引入实用领域的科学家。受

此启发，童恩正于三年后完成了《珊瑚岛上的死光》

的初稿，这比小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足足早了 15

年。（7）据童恩正描述，当时《少年文艺》已经排出校

样，但“终因其中描写的内容与那时的政治气氛不相

符合”而撤稿。（8）直到 1978年春，《人民文学》出版

社向他约稿，几经修改，才有了今日大众见到的版本。

小说以“我”——一名华侨科学家陈天虹为第一人称

视点展开叙述：“我”的老师赵谦教授倾尽毕生精力成

功研制出高压原子电池。在“我”动身回国的前一天，

赵谦教授在家中遭到匪徒袭击。临终前，他再三嘱咐

“我”把电池样品带回祖国。在乘机回国的过程中，“我”

被不明势力追杀，幸被匿身于珊瑚岛的物理学家马太

救下，得以保住性命。“我”苏醒后得知，马太终日

在此为跨国集团洛非尔公司研究新的激光技术。在两

人的交流中，马太逐渐认识到洛非尔公司利用其科学

研究背后的巨大阴谋，也逐渐明白了科学家在国家现

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责任与主体位置。 

小说从完成、发表到评选的过程中，有一个有趣

的细节值得注意。在《人民文学》评选出的 25篇优秀

短篇小说里，《珊瑚岛上的死光》处于末位。虽然编

辑部并未说明文章的位次与评审排名、大众投票直接

对应，但据时任《人民文学》评论组组长刘锡诚回忆，

在 1978年 9月编辑部送审的名为《1978年全国优秀短

篇小说评选的初步设想》的书面材料中，拟把短篇小

说按质量分为一二三等。不过，在 1979年初评后寄交

评委审阅的信件中，“分级”的提法被取消，而改作“可

以按作品质量排出先后顺序”。（9）在这个过程中，《珊

瑚岛上的死光》似乎受到了“特殊关照”。据刘阳扬考

证，1979年 3月 6日，编辑部于北京新侨饭店召开二

次评议，由专家评委对作品进行最终审定。在冰心提

出的由 16篇作品组成的不完整名单中，《珊瑚岛上的

死光》位列第十。（10）编辑崔道怡也表示：“前五篇后，

大体按得‘票’多少为序。《珊瑚岛上的死光》虽然得

‘票’不少，但因它是另外一路，属于科学幻想小说，

所以放在最后。”（11）

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小说都呈现出与过往大

众熟知的科普文艺截然不同的方向，而逐渐向主流文

学靠拢。面对这一陌生的文艺体裁，编辑部内自然出

现了不少争议。小说一度面临“被拿掉”的境况，但

遭到了编辑王扶的坚决反对。值得一提的是，王扶曾

在 20世纪 50年代任职于中国青年出版社，20世纪 60

年代初被调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文学组从事儿童文

学的编辑出版工作。她本人不仅是一位科学文艺的爱

好者，还身体力行自己写作科幻小说，主编《科幻世界》

季刊，积极推动国内科幻文艺的发展。在大力推进童

恩正、叶永烈等人的科幻作品进入《人民文学》的官

方视野的同时，她还顶着政治压力亲自向蒋子龙组稿，

这就有了后来轰动全国的《乔厂长上任记》。（12）正是

在她的不懈争取下，专家评审最终决定可以不把小说

“拿掉”，但需要将其从第五名移至最后一名。（13）对

此，叶永烈提到：“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获票

在前五名之内，由于文艺界个别权威人士的反对，最

后只能排到末位——第二十五位。”（14）究其原因，是

“文学界主张不应该让这部作品入选的呼声很高，说

科幻小说不属于文学的范畴”。（15）这一说法也在另一

位著名科幻小说家、科普从业者郑文光那里得到了呼

应。他直言：“听说《人民文学》编辑部征求群众投票

时，它的名次还应在前五名之列，后来有的文艺界领

导人闹不清科学幻想小说算什么类作品，才把它拉到

后面。”（16）

虽然小说最初的名次和个中细节已无从考证，但

从上述记载中大致可以得知，小说十分受大众喜爱，

得票数应当不低，只是由于新体裁的特殊性，被评委

有意放置在了最后。纵观讨论会有限的记载，唐弢、

袁鹰、孙犁等评审，都没有提及这篇新生的科幻作品。

在后来《文艺报》《文学评论》等国家一级文艺刊物召

开的座谈会上，也几乎不见任何对该小说或其他科幻

文学的讨论。如此评审意见与大众投票的“差序”，在

25篇小说中只此一篇。尽管如此，《珊瑚岛上的死光》

还是让童恩正声名鹊起，原著也被改编为广播剧、话

剧、沪剧、木偶剧等各种艺术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演出，

影响远播至科幻圈以外。刘兴诗直言：“这不仅是恩

正的殊荣，也是把科幻小说推向更加广阔领域的里程

碑。”（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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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经历如此一波三折，电

影的完成亦不顺利。事实上，虽然它是童恩正名义上

的第一部电影编剧作品，但早在 20世纪 60年代初，

他的另一篇科幻小说《古峡迷雾》就已经被改成电影

剧本。童恩正本人也被邀请进入峨眉电影制片厂担任

编剧。据童恩正回忆，小说发表后，他收到许多读者

来信，其中不乏专业人士及电影制片厂请求将小说改

为电影剧本。（18）最终拿下小说改编权的，正是十几

年前将《古峡迷雾》改编为电影剧本、刚刚复职的上

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沈寂。其时正值《星球大战》

蜚声全球之际，上影厂也试图在新的电影类型上做出

尝试。在文学部主任石方禹的支持下，沈寂独自一人

奔赴四川组稿。剧本通过后又遇到了一系列问题，首

先便是导演的选定。他首先找到了张鸿眉，但后者“不

敢拍”。后来，他又找到汤晓丹、谢晋，两人均表示“剧

本不错，但不敢拍”。他只能重新找到张鸿眉：“你反

正第一次拍片，失败了也不要紧的。汤晓丹他们是名

导演了，拍坏了影响太大。”（19）在沈寂的“软磨硬泡”

下，从未有过导演经验的张鸿眉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一

“新时期首部科幻电影”的拍摄任务。

在解决了导演问题后，第二个难点是如何解决科

幻片所需的技术问题。1977年，上影厂译制了美国科

幻电影《未来世界》。该片后以“内参片”的形式在小

范围内放映。据张鸿眉回忆，当时绝大部分电影人都

没有看过科幻片，也并不了解科幻的涵义，甚至对“机

器人”这一如今大众耳熟能详的装置都没有任何概念，

唯一的参照就只有这一部《未来世界》。于是，导演和

美工等人只能依葫芦画瓢，仿制出影片中的“机器人”

以满足拍摄需求。但在展现影片的核心技术幻想，即

激光武器时，剧组却遇到了不小的问题。由于当时国

内的电影特效技术有限，影片中的红色激光只能由特

技人员逐格绘制。众人没有考虑到的是，现实中高能

量激光用肉眼并不可见，所以在视觉效果和严谨科学

性之间必须进行取舍。正因此，影片的科技顾问表示

电影“违反科学”，甚至因此拒绝署名。（20）此外，限

于技术原因，影片中女主角梦娜所乘坐的水翼艇无法

像小说中描述一样“飞”起来。为此，剧组专门请教

了包括 701研究所（现中国舰船研究设计中心）在内的

多个科研院所，（21）力图最大程度还原小说的技术设

想，但仍被部分专业人士认为“体现不出先进科学技

术”。（22）众多技术上的困难使得剧组有些“底气不足”，

在美工和道具制作上慎之又慎，也在厂里引发了一些

争议。多亏吴贻弓大力扶持，影片才得以顺利完成。（23）

这一切如张鸿眉所述：“现在想来当时一股冲劲，‘科

幻片’到底是什么？怎么样去实现？尤其落实到具体

的工作就困难重重。”（24）

就这样，历经重重险阻，新时期中国第一部严格

意义上的科幻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终于诞生。

二、“科文之争”中的《珊瑚岛上的死光》 

笔者梳理以上史料意在指出，如果不了解《珊瑚

岛上的死光》从小说到电影的这段波折前史，便很难

理解“科幻”这一新生体裁所面临的复杂境况。诚然，

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各级文艺组织、团体的恢复运

行，报刊的复刊或新办，为《珊瑚岛上的死光》的出

版提供了资源支持与制度保障。不过，由小说到影片

生产过程中所遭到的种种延宕，并非简单因为当时评

论家对于科学幻想题材的陌生所致。一言蔽之，矛盾

的核心在于“科普”与“科幻”的关系。

中国科幻小说早在晚清即有源流，民国时期亦

有后继，但始终没有一套成体系的科学幻想概念。改

革开放前，中国的科学文艺主要沿袭的是 20世纪 30

年代苏联科普作家伊林提出的“用文艺普及科学知识”

的创作原则。以科普出版社总编辑郑公盾的话说，科

普的任务就是“提出‘为什么’、答复‘为什么’”，直接

为工农业生产服务，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25）

在这样的创作纲领下，科普作品的对象主要是青少年

群体，通常被视为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20世纪 50年

代“向科学进军”的时代号角，曾催生了少量带有科

幻元素的科普作品。这类作品往往缺乏完整的情节，

只作为普及科学知识的载体，不涉及更深层次的社会

历史问题，本质上仍隶属于科普模式，仅名称相异，

实无语义之别。正因此，“科幻”的概念长期游离在

正统科学研究与文学界边缘，“两头不讨好”。在这个

意义上，作为一部正统科幻文学作品，围绕《珊瑚岛

上的死光》产生的诸多争议，恰好成了裁定新时期“科

普”与“科幻”争辩的一条中轴。

在童恩正创作其早期科幻作品《古峡迷雾》时，

他已经开始系统思考中国科幻文学的体裁与功用问

题。他将视点放置在 20世纪 60年代冷战格局中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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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阵营的对抗上，即来自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阵营的

“资本主义邪恶科学力量”与来自现代中国的“社会主

义正统科学力量”之间的矛盾冲突。前者试图通过掌

握特定的文物资源同后者争夺相应的文化解释权。作

为考古学、人类学学者，童恩正在小说 1978年的再

版后记中提到，考古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它

的历史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扩张

的侵略史。（26）在这一语境下，将科学工作表述为“披

着学术外衣的政治斗争”，才更能反映科学工作的实

质。科学家的工作自然也具有了一定的意识形态斗争

属性。这样的观念延续到了《珊瑚岛上的死光》的创

作构想之中。小说中虽然展现了激光、机器人、飞行

器等尖端技术，但重点并非在此，而是以充分情节化、

文学化的笔触表现了两位华裔科学家的爱国主义精

神。1979年，在《人民文学》杂志社结集出版的获奖

作品评论文选中，收录了童恩正的《谈谈我对科学文

艺的认识》一文，对“科普”与“科幻”的概念作了区分。

他坚持认为，科学文艺与一般的科普作品不同，与其

他类型文学一样同属文艺的范畴。它不以介绍具体的

科学知识为重，力图“宣扬作者的一种思想，一种哲理，

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种探索真理的精神。概括起

来讲，是宣传一种科学的人生观”。（27）这也恰恰呼应

了《珊瑚岛上的死光》的主题——科学家不能够仅仅

躲在他的实验室里，他必须站出来与他的国家、社会

和人民建立联系。对此，童恩正直言：

在这里，科学内容又成了手段，它是作为展开人

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的需要而充当背景使用的。譬如短

篇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它的意图绝非向读者介绍

激光的常识，而是想阐明在阶级社会中自然科学家必

需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这样一种道理。（28）

科学内容仅仅作为展开人物性格与故事情节的

“手段”，这一大胆的提法无疑将他的作品与传统科普

概念划分了边界。这意味着原先作家群体所沿用的、

从主流意识形态框架衍生出的一元化的科普模式，都

在新的历史阶段遭遇了不小的挑战。有业内人士回忆：

“自《珊瑚岛上的死光》之后，科幻作品几乎是以原子

弹的速度问世”，短短几年便“出现了一大堆的模仿之

作”。（29）可以看到，相较于单纯的科学普及，《珊瑚

岛上的死光》并不止于讨论科学概念本身，而是将科

学文艺的形式与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相契合，以达到

更为激进的思想表达。

“科学幻想”超越了简单的科学主义，在道德、

社会、历史的维度上持续发挥作用。在童恩正看来，

这正是新时期“四个现代化”语境下科幻文学所需追

求的意义。具体到方法论层面，过往科普的目的在于

介绍科学知识、培养科技人才，但培养科技人才最终

的目的还是服务于“四化”建设，为国家和民族做出

贡献。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科幻小说中的人物就

不能够“仅仅化成了一个职称或一件会说话的科学仪

器”，而应当充分情节化、语境化，跟其他虚构作品

一样，“同样可以写工人、写农民、写干部，写他们

的生活和思想，工作和斗争”。（30）在这个意义上，“科

学幻想”呈现出一种复杂的两面性：从表现社会现实

的角度，这一尝试不断向新时期其他严肃文学创作靠

拢；在“科学作为手段”与“塑造科学的人生观”的意

义上，科幻小说又突破了过往科普模式的惯性，呈现

出一种全新的文学写作方式。这使得主流话语体系在

裁定《珊瑚岛上的死光》的过程中犯了难。这不仅仅

是童恩正个人所需应对的情形，也是新时期整个科幻

文学界试图探索自身、突破传统科普创作模式所面临

的关键问题。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童恩正将科幻小说归于“文

艺”并坚持其不同于科普作品的表达，侧面开启了知

识界长达数年关于科幻小说姓“科”还是姓“文”的激

烈争论。尽管小说在官方文学杂志的获奖已是定论，

但仍不断有人指责小说不算“文艺作品”。另有人指责

小说未能宣传有关激光的科学知识，因而拒绝将小说

纳入科学文艺之列。（31）这一争论不仅在科幻、科普

作家群体内部持续发酵，也波及文学、电影，乃至整

个社会知识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是《中国青年报》“科

普小议”专栏作者鲁兵指责科幻小说是一种“灵魂出

窍的文学”。鲁兵点名批评了童恩正将科幻小说独立

于科普作品的表述。他认为：“科学文艺失去一定的科

学内容，这就叫做灵魂出窍，其结果是仅存躯壳，也

就不成其为科学文艺。”（32）

鲁兵的批评虽措辞激烈，但也并非全然空穴来风。

在《珊瑚岛上的死光》被主流文学杂志认可后，国内

众多科幻作者均在创作模式上有所突破。例如，郑文

光所提倡的“社会派科幻”以及叶永烈的“惊险科幻”，

均试图以更多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塑造影射社会生活的



115

2023年第6期

弊端。鲁兵正是借此批判了当时社会上重故事情节、

轻科学知识的科幻风气。他认为，科学文艺在体裁上

只能从属于科普著作，是科普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只有依据科普的创作方法，才能使得科学文艺“健康

成长”，为“四化”服务。在《科幻小说属于文艺》一

文中，童恩正则强势回应道：“我过去、现在还是认为，

科学幻想小说是属于文艺的范畴。它要起的作用；它

所遵循的创作规律，主要是文艺的规律……就这一点

而言，它与一般的科学教科书或科普作品是有区别的。

两三年来，尽管有人批评我这种意见是‘不讲科学性’，

有人甚至谴责我是在宣传一种‘灵魂出窍的文学’，但

我至今不悔。”（33）

科学文艺究竟是姓“科”还是姓“文”？多年后，

叶永烈在回忆这场论争时提到：“在这里，不只是涉及

科学文艺归属于什么的问题，而是涉及了科学文艺的

任务。”（34）尽管小说及在市场上收获了广泛好评，但

小说并未着墨于科学普及，从而偏离了知识界从新中

国以来一脉相承的科普模式。事实上，鲁童二人的争

论的确成为一个缩影。1978—1982年间，知识界围绕

科幻小说的体裁与功用问题便一直争议不断。《中国

青年报》的《科普小议》栏目（原为《长知识》副刊）则

成了双方交锋的中心地带。在“科普挂帅”的标准下，

许多科幻小说在这场论争中被批为毒害青少年的“伪

科学”；科幻小说被认为不适合写犯罪等社会题材，否

则便是“云山雾罩”“低级趣味”；许多人认为科幻仅仅

是乘了市场的东风，避难就易，“其价值可以说连过

去的一些鸳鸯蝴蝶、才子佳人还不如”。（35）到了后期，

这场关于科幻与科普的争论甚至变成了科学与反科学

之争、思想政治倾向与立场之争。科幻文学的创作与

出版旋即迅速衰落。

正是由于“科普”与“科幻”概念之间复杂的关联，

使得《珊瑚岛上的死光》成了一个向量。它实质上延

伸出对国家现代化进程两种不同的想象方式。这样的

“自相矛盾”，固然有新时期西方科幻思潮传入的影响，

更关键的因素在于科幻概念本身在思想解放时期的巨

大可能性。其恰恰指向了一种新的、与彼时大众所熟

知的科普创作相异的文艺实践方式。

三、《珊瑚岛上的死光》之后的科幻电影

重新回到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上映后的历史

现场，可以发现，新生的科幻电影同样面临着姓“科”

还是姓“文”的两难。有部分观众提到，影片“很适合

青少年味口，可以使他们增长科学见识”。也有部分

观众抱怨，影片虽然以科学幻想为题材，实际上却是

以政治内容和社会内容为主，显得“有点不伦不类”。（36）

这些表述偏向了影片中的激光科学普及，即传统科普

模式中“科”的部分，而批评了影片中关于政治与社

会的讨论。也有部分观众认为影片题材新颖，“把科

学和文艺结合了起来”，（37）“我们在向四化的进军中，

很需要这类影片开阔眼界”。（38）这类评价无疑更加注

重科幻作品中“文”的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导演张

鸿眉本人也在影片完成后感叹：“（影片）创作思想还比

较拘谨，不够大胆，幻想色彩不够浓，在人物关系、

情节结构，科学实验成果的表现方面都太实了。”（39）

沈寂也表示，影片虽涉及科学内容，但必须是为情节

与人物服务，目的是以文艺的笔调让观众“得以认识

现实，改造自然”。（40）从二人的表达来看，《珊瑚岛

上的死光》试图在两种话语中找到某种平衡的建构方

式，但对于新时期尚处于襁褓之中的科幻电影而言，

张鸿眉的尝试受到争议已是必然。

新生的科幻电影如何定义自身？或者说，在电影

本身成了科普工作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视听

媒介后，科幻电影的使命为何？在《珊瑚岛上的死光》

热映后，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中

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等均开展了关于科幻电影创作的讨

论。众多评论家也展开了对《珊瑚岛上的死光》以及

其他众多科幻题材的评述，但始终未能从根本上解决

“科普”与“科幻”的矛盾，为“科幻”定性。同科幻

文学一样，科幻电影也始终处在类型生产的边缘，不

得不服膺于科普的评判标准。例如，郑雪来认为，激

光技术是极其精密尖端的科学技术，但在影片中却被

流落荒岛的马太独自发明出来，这显然违背科学常

识，影片因此“显得幼稚可笑”“一切纯属子虚”。他

强调，影片只是不折不扣的“幻想”，而非有科学依据

的“科幻”。（41）陈荒煤也在上影厂提到，虽然《珊瑚岛

上的死光》是新时期第一部科幻影片，但仍旧“不够

理想”，反映科学家与新中国科学工作的影片仍然是

极少。（42）据沈寂回忆，影片虽然盛况空前，卖座率

达到了 95%。但上级却并未对此片进行宣传，“只是

作了低调处理”。（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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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珊瑚岛上的死光》中科

学性不足及其体裁问题的批判，也伴随着主流知识界

对于西方科幻思潮盛行的焦虑，其中典型当属 1977年

乔治·卢卡斯的著名科幻电影《星球大战》的上映。影

片虽然未被引入国内，但同名小说及其续作《银河帝

国的反击》自 1980年初被译介至国内，短短一年多时

间便印刷了近五十万册，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44）

这股来自大洋彼岸的 “银河热”强烈地冲击了当时国

内科学文艺的创作模式，自然引起主流思潮的回应。

一时间，科幻电影成了科学的对立面。有业内人士认

为，西方科幻片“越来越离开科学，走向神秘恐怖的

不可知”，是逃避现实的表现。（45）也有人认为，科幻

片“宣扬了悲观情绪，表现了在强大的自然规律面前

任何科学技术都无能为力”。（46）在理论界，科幻电影

被视作“幻想片”“惊险片”“恐怖片”的变种，其技

术尝试被视作“纯粹卖弄技巧的死胡同”。（47）邵牧君

提及，科幻片“怪物出世，为害一时”，其中的科学仅

是“异常于科学的概念”。（48）张骏祥也在故事片创作

会议上提到，诸如《星球大战》等影片只是好莱坞“没

有什么旗子可打”的市场体现。（49）甚至于时任全国

科协副主席的钱学森也对科幻电影做出了批评。1980

年 7月，他在与北京科影厂的谈话中提到：“科学幻想

这一类影片可以搞，但它应该是科学家头脑里的那种

幻想……科学幻想作品不科学就成了污染。”在科幻

题材方面，他直言：“文艺界的朋友对太空的东西很感

兴趣，但这不是我们的重点……这不是好题目。”（50）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科技

现代化、科普工作的有力推动者，钱学森的话无疑为

科幻定了调：科幻电影当姓“科”，重视电影的科普功

能。谈话的内容很快被刊发于《人民日报》，成为主流

意识形态对科幻思潮的一个回应。当时北影厂正筹划

将叶永烈的一篇科幻小说搬上银幕，他的批评无疑为

这股“太空热”降了温，影片也只能暂时搁置。（51）这

之后，包括中科院院士钱仲韩、科普作协理事长温济

泽、科普出版社总编辑郑公盾在内的多名业内人士也

纷纷发表了自己对于科幻电影的看法，均将科幻纳入

科普工作的角度进行考量。

更重要的是，有关科幻电影的种种论辩以及背后

从未止息的“科文之争”，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升级，

从简单的体用、概念之争演变为了“社资之争”。科幻

连同整个科学文艺一时成了“异化”“抽象人性”“唯

心主义”等“资产阶级文艺”的代名词，打击不可谓

不重。例如，在 1981年广西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科幻电

影《潜影》中，主人公试图通过科学仪器召唤出宁王

府出现的“鬼影”的情节被批评为歪曲现代化进程的

“伪科学”。（52）在 1983年 11月中国电影家协会常务理

事扩大会议上，夏衍、袁文殊等人针对该片提到，许

多电影存在着单纯追求票房价值、玩弄离奇情节、趣

味庸俗等严重商品化倾向。电影行业还没有做到拨乱

反正，必须立足社会、有所进步，对“精神污染”决

不能安之若素。（53）《潜影》也成了《珊瑚岛上的死光》

之后首部被公开批评的科幻电影。此后，众多制片厂

纷纷转向了其他类型影片的创作。虽然这场“清污运

动”很快就在官方的干预下偃旗息鼓，但国内科幻文

艺的创作也因此陷入了相对的沉寂期。（54）

正如巴克斯特所说的：“科幻其实是对变化的回

应。”（55）可以说，回望新时期初知识界对《珊瑚岛上

的死光》中关于科幻的种种讨论，不论是小说在《人

民文学》的排名之争，还是影片被“低调处理”的遗

憾及其引发的各种争议，科幻文艺始终处在一个氤氲

的交叉地带。当然，在《珊瑚岛上的死光》之后，电

影人并未放弃对科幻体裁的探索。在 20世纪 80年代

后期新一轮电影市场变革及其与之伴生的影片类型、

电影语言实践愈发多元化的背景下，如《错位》（1986）、

《男人的世界》（1987）、《霹雳贝贝》（1988）、《合成人》

（1988）、《凶宅美人头》（1988）、《大气层消失》（1990）

等影片中，均借科幻元素提出了诸如性别问题、机器

人、少年儿童、大脑移植、环境保护等与其时本土社

会生态与流行文化紧密相关的种种议题。不过，直至

今日，学界关于这些科幻电影的认定尚存有诸多争议。

有学者认为，该时期的一些电影仅仅借用了某些科幻

设定，难以直接定义为科幻类型，但是“这些电影在

中国电影史上最早提出了诸如机器人、外星人、仿生

人、赛博格、合成人、人机恋、记忆移植等后人类叙

事的主题，而且表现出与西方同类电影的差别”，（56）

以至于我们依旧需要将其放置于“科学幻想”这一概

念框架下进行讨论。也有学者指出，虽然这些影片在

整体叙事模式上与西方主流“末世论”科幻有所差异，

但因为内容的“积极入世”，反映了现代化建设的内在

需要，从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类型特征，在中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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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无疑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57）当然，亦有论者

认为，从《珊瑚岛上的死光》问世直至千禧年，中国

电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幻片出现。（58）科幻所面临

的种种争议背后，体现的实际上是复杂、多质的文艺

创作方式对于“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一制度性意识形

态的特殊回应。正如戴锦华所言，在 “科技是第一生

产力”号召下的中国社会，科学技术“始终被视作社

会的进步力量与拯救之所在”，（59）必须以服务国家现

代化进程为第一要义。因此，有关科幻的讨论便很难

不与科学普及、社会发展等主流话语产生关联。科幻

在与国家、社会、资本不断对话的同时，无疑也被收

束在强有力的国家现代化语境之中。

有趣的是，对于这一时期科幻文艺所引发的诸

多争议，刘慈欣也以“消失的溪流”作比喻。他提到，

许多人认为这一时期的科幻作品是“不正确”的，并

没有触及科幻理念的核心，“这种说法至少部分是不

准确的。建立在科普理念上的作品只能说是科幻小说

的一个类型，并不能决定它就是低水平的作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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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如，在四川省科普创作协会主编的重要刊物《科学文艺》创刊号（1979年第 1期）中，即收录了报告文学、科学传记小说、科学讽刺小说、科学幻

想小说、科学幻想故事、科学童话、科学幻想电影文学剧本、科学诗、科学随笔、科学家故事、科学文艺理论文章等多种类型的科学文艺作品。

（2）纯文学类杂志如《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报刊类有《文汇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等，均刊载了众多科学文艺作品，尤以科

幻小说为甚。

（3）瀚波《西方科幻电影与当前的“银河热”》，《电影艺术译丛》1978年第 1期。

（4）（36）（37）（38）湖北省电影公司《〈珊瑚岛上的死光〉在武汉的反应》，《电影艺术参考资料》1980年第 15期。

（5）（23）周夏主编《海上影踪：上海卷》，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1年版，第 45页。

（6）叶永烈《中国科幻无大师》，《科技日报》2000年 6月 17日。

（7）陈积芳《科普星雨》，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7年版，第 93页。

（8）（18）童恩正《关于〈珊瑚岛上的死光〉》，《语文教学通讯》1980年第 3期。

（9）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87—190页。

（10）（11）刘阳扬《科幻小说与“新时期”文学——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前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 8期。

（12）黄伊《编辑的故事》，北京：金城出版社 2003年版，第 246页。

（13）吴岩《科幻与学校教育漫谈》，郭华编《读书与教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22页。

（14）《中国科幻小说存在“危机”吗？》，《光明日报》1981年 11月 10日。

（15）[日 ]武田信哉、[日 ]林久之《中国科学幻想文学史：下卷》，李重民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第 72—73页。

（16）郑文光《第一部——〈珊瑚岛上的死光观后〉》，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辑部编《电影评论选：故事片（1978—1980）》，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7年版，

第 405页。

（17）童恩正《西游新记》，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第 4页。

（19）沈寂口述、葛昆元撰稿《沈寂口述历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年版，第 257页。

（20）《足迹——银幕上的新中国故事》，1905电影网，https://www.1905.com/vod/play/1419079.shtml?fr=vodplay_bfqcbl_txl，2023年 3月 3日访问。

（21）黎磊《飞舟：珊瑚岛的往事》，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6648400073560446&wfr=spider&for=pc，2022年 7月 11日访问。

（22）同（16），第 406页。



118

重写电影史 REWRITING FILM HISTORY

（24）孙献韬、李多钰主编《中国电影百年 1977—2005（下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年版，第 48页。

（25）公盾《为少年儿童写出更多优秀的科普读物》，《人民教育》1979年第 3期。

（26）童恩正《古峡迷雾》，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1978年版，第 181页。

（27）（28）童恩正《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人民文学》1979年第 6期。

（29）王葳《渐隐：影评历史杂谈》，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7年版，第 29—30页。

（30）童恩正《创作科学幻想小说的体会》，《地质报》编辑部编《科普作家谈创作》，北京：地质出版社 1980年版，第 164页。

（31）盛祖宏《请爱护科学文艺这朵花》，《光明日报》1980年 6月 23日。

（32）值得一提的是，鲁文中“灵魂出窍”一词，可能来源于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年出版的《美国当代短篇小说集》中的短篇幻想小说《灵魂出窍》，小

说通过描写一对脱离了身体的“灵魂”的奇遇，辛辣地讽刺了美国社会沉迷于中产阶级趣味、趋炎附势的男女青年。小说构思奇特，但因其缺乏任何科

学根据，被其时国内称作“幻想小说”。见中国青年报《长知识》副刊编辑室编《科普小议》，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 1981年版，第 24页。

（33）叶永烈《是是非非“灰姑娘”》，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 516页。

（34）同（33），第 537页。

（35）肖雷《“繁荣”的另一面》，《文学报》1981年 4月 16日。

（39）张鸿眉《〈珊瑚岛上的死光〉艺术总结》，吕晓明编《银色印记：上海影人创作文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 111页。

（40）沈寂《谈〈珊瑚岛上的死光〉的改编》，《科学生活》1980年第 1期。

（41）郑雪来《电影学论稿》，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6年版，第 430页。

（42）陈荒煤《陈荒煤文集 8电影评论（中）：1981—1983》，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91页。

（43）同（19），第 258页。

（44）孟祥旭《湘版图书浅析》，湖南省出版事业管理局编《湘版图书评集》，长沙：湖南省出版事业管理局 1982年版，第 2页。

（45）羽山《惊险电影初探》，北京：群众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04页。

（46）李正伦《近几年来的日本电影》，《电影艺术译丛》1980年第 3期。

（47）李元《西方科幻片从鼎盛到衰落》，《电影研究》1982年第 11期。

（48）邵牧君《西方电影史概论》，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2年版，第 33页。

（49）张骏祥《谈谈电影质量、电影文学、电影评论问题》，《文艺研究》1982年第 1期。

（50）本刊编辑部《钱学森同志谈科教片创作》，《电影艺术参考资料》1980年第 18期。

（51）即叶永烈的著名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初步拟定由谢添导演。其中内容虽主要偏向少年儿童，但对于载人航天、星际旅行的设想皆十分大胆。

巧合的是，叶永烈当时正与钱学森本人一同在京讨论大型科教片《向宇宙进军》的技术工作。影片由科协科委直接点名，意在展示新中国航天工程新领域、

新技术。钱学森对同一作者、同一题材却是两种体裁作品的截然不同态度，正标识着新时期“科普”与“科幻”概念之间巨大的鸿沟。此外，1979年，国

内一共公开发表了四部科幻电影剧本，分别是童恩正、沈寂（上影）编写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古峡迷雾》，叶永烈、梁晓声、王云缦（北影）编写的《小灵

通漫游未来市》，以及叶永烈、温汴京编写的《飞向冥王星的人》。后两者都提到了“星际旅行”的概念，结合钱学森提到的“太空热”，他的批评很可能指

向的正是叶永烈的这两部作品。

（52）冬青《电影艺术应当给人鼓舞，引人向上》，《电影评介》1983年第 12期。

（53）本刊编辑部《清除精神污染，繁荣电影创作——中国影协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发言摘要》，《电影艺术参考资料》1983年第 15期。

（54）1983年起，外界长篇累牍的批判加诸行政命令的压力，使得国内科幻队伍“园地失守”。据统计，1980—1982年全国年平均发表科幻小说 200篇，

而 1983—1986年仅有 40篇。1983年底，《科幻海洋》《科学文艺译丛》等重要科幻杂志相继停刊。没有了文学剧本的支持，科幻电影的拍摄也旋即沉寂，“科

幻热”迅速消退。见陈洁《亲历中国科幻——郑文光评传》，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6年版，第 200页。

（55）[英 ]盖伊·哈雷《科幻编年史》，王佳音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9年版，第 8页。

（56）肖熹、李洋《中国电影中的后人类叙事（1986—1992）》，《电影艺术》2018年第 1期。

（57）李亦中《科学含量知多少——对新中国电影的一种透视》，《电影新作》1999年第 6期。

（58）《国产科幻片为何断档二十年》，《文汇报》2000年 7月 16日。 

（59）戴锦华《思索与见证：黄建新作品》，《当代电影》1994年第 2期。

（60）刘慈欣《刘慈欣谈科幻》，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年版，第 84页。 

（61）即 2019年影片《流浪地球》热映所引发的“中国科幻电影元年”说。 


